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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 证 人 生 
 

传道书之（三）4:1-5:20 

引子、这就是「人生」 

 

讲完传道书一至三章后，其实，传道书的「主旨」已经讲完了，不外乎是一个「双重认定」

加上一个「双重安分」： 

 

第一重「认定」是认定「日光之下」的人生是「虚空的虚空」的真相，明白到人无法通过任

何形式的「挣扎」或「努力」来打破这个他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无法「抓稳」和「留住」的宿

命。第二重「认定」是认定「日光之上」那个「总有上帝在」的真理，明白到人无法解决甚

至解释的世事，在「上帝」那里，总有非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解决或解释，而且那个解决

或解释，总是最美好、最善良的。这就是「双重认定」。 

 

至于「双重安分」，第一重「安分」是明白「日光之下」你不过是个「凡人」，不可能参透和

改变上帝超然的旨意，有时甚至与「禽兽」无大分别，所以就不要强求，「有得你吃就吃」，

「有得你做就做」，「活在当下」，不要问长问短，不要思前想后。第二重「安分」是你又要

知道「日光之上」有上帝在，祂造你造得不只是一只「禽兽」，祂对你总有更高「规格」的

要求，故此，你又必要行善和敬虔度日。大家若然心清眼利，就会知道这个「主旨」（结论）

会一直带到第十二章的结笔。这就是「双重安分」。 

 

总结两者，差不多就等于全书的主旨：「通古今而知绝望，达上下以处安然」。可见，传道书

的结论到第三章的结束不是「呼之欲出」，而是根本就「出」了。可以说，传道书其实只要

首三章就够了，或者「直接跳到」第十二章的总结去就可以收笔了。 

 

为甚么讲完又讲？ 
 

问题是，既然花三章已经讲得完全书的「主旨」（结论），为甚还要讲下去呢？而且，大家细

心看看第四章之后讲些甚么── 

 
4:7

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：
8
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

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：「我劳劳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」

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...... 
 

5:13
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，反害自己。

14
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

财就消灭；......16 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

劳碌有甚么益处呢？
 
......

 

 

6:1
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

2
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以

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来吃用。这是虚空，也

是祸患。.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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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只要靠点「直觉」就可以看得出，传道者不断地「讲返转头」，不但如此，前三章讲得

倒还有些「气势」和「布局」，但是下文，却越讲越不成片断，越讲越琐琐碎碎，都是些零

零散散、重重复复、可有可无的「格言」或「例子」。实质内容上没有增加一点，但原本的

结构和布局就给破坏无遗了，而全书的主旨更给这样的「拖泥带水」，搞到无以为继，有气

无力。──为甚么呢？ 

 

大家不可不知，传道书之所以一直被轻忽或否定，主因之一是它有「两宗罪」，就是它有两

个最令人「看不过眼」或者「看不明白」的地方： 
 

第一「宗罪」是传道书在教导上「反复无常」──它一时大唱「人生虚空绝望」，一时又说

一切都有上帝的「美意」；一时说享乐「无益」，一时又说享乐是人当得之「分」；一时叫你

过「敬虔」的生活，一时又教你要好好「吃喝快乐」；一时说人只不过是「兽」，一时又指出

人不只是「兽」......真是前言不对后语、矛盾重重。第二「宗罪」是传道书在文字上「反复

有常」──传道者却又不厌其烦，将「无常」这个主题要旨用不同而其实差不多的事例或论

证反复讲述，没完没了，噜苏冗赘，把本来三章就讲得完的事理「演」成十二章之长。总而

言之，传道书的「反复无常」得失了最讲究有板有眼的「信仰高手」，「反复有常」又开罪了

最怕沉闷重复的「信仰低手」，结果，传道书就里外不是人，头头不讨好了。 

 

然而，这才是「信仰」！ 
 

真实的人生，从来都是一言难尽、反复无常的，所以对应于真实人生的真理，也必然是一言

难尽、反复无常的。当中可以看到的，是传道者的「大智能」（是他如实参悟出来的「人生

信仰」，而不是躲在办公室里「研究」出来的「伪神学」），是传道者的「大悲情」（是他体察

亦体贴人生疾苦，不忍心说出那些假、大、空的「伪神学」）。人生是反复无常的，这是我们

必须直面的真相，稍稍自欺，你就永远无法进入真正的「信仰殿堂」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

人说的「心灵诚实」，就是这个「不要自欺」的意思。 

 

不过，传道者的大智能与大悲情却不止于此，因为他深深知道反复无常的「道理」虽然已经

说完了，连「结论」都一清二楚了，但是芸芸众生仍不可能「离地半寸」地「生活」，他们

仍必要「 如 常 地生活在这个 无 常 的世界里」。传道者不忍心将苍生遗弃在那些「神圣

伟大的理论」里，于是，他又带我们从理论「返回」现实，反复有常地再三申述人世间反复

无常的真相，还深入到更加细碎的人间事务里头。这是何等体贴的真神学！ 

 

以为拿着一个四平八稳的「神学结论」就可以大杀四方、通行无阻，是只有那些躲在办公室

里头做「研究」的人士才可以想得出来的。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，对应于真实人生的真实信

仰也绝不可能是这样。所以，真信仰必定有某种如影随形的「辩证」性质。 

 

甚么是「辩证的信仰」？ 
 

这里「辩证」这个字眼不很好，好象很高深，怕会吓倒大家，我绝无此意，但一时间想不出

更稳当的用语，就将就用用。事实也不深奥，「辩证」的字面意思不过是「辩论」或者「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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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」，大意是通过对话／对质或者个人反复思考的方式，让事理更加清楚分明的一种手段而

已，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「反复」一义。简单说，希望透过某种「反复」的方式来得到或接

近「真理」，这就是「辩证」的最高目的。说来高深，其实显浅。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： 

 

第一个例子是「翻揭书页」──当要按着页码翻开某本书的某页时，譬如第３８０页，我相

信极少人会由第一页翻下去，然后逐页翻一直翻到第３８０页。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一下

子就翻到某个「估计」的页数，譬如４１０页，发现翻过了头，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翻回来，

譬如３５５页，发现又翻过了头，于是又再朝相反的方向再翻回去......如此「反复」大概五

至六遍，就可以准确翻到所要求的那页。这种透过多次「反复」来「接近目标」的方法，其

实就是「辩证」的一种。 

 

第二个例子是「走平衡木」──上面「翻揭书页」的例子说的「反复」是有一条公式的，就

是「反复」的幅度会越来越小，直到准确翻到所要的页数，就不再「反复」了。但是这个「走

平衡木」的例子却有点不同了：为了「保持平衡」走毕全程，你不单只不能够「动也不动」

地走，事实上，正正为了「保持平衡」，你的身体必要「反复」左右摆动，而且，你也不可

能「摆」到某一个阶段就取得所谓「绝对平衡」，可以不用再「反复」左右摆动而一直走到

尾。总之，你一定要「坚持反复，直到最后」。这种是更加彻底的「辩证」。基督信仰所要求

我们的也是这种「辩证」──「坚持反复，直到最后」。 

 

弟兄姊妹，别以为「一成不变」就叫做「坚持信仰」，那是胡说八道。事实上，你若真心实

意想坚持所信，倒要更加懂得「随机应变」，晓得像「走平衡木」那样动态地保持平衡。记

得吗？主耶稣教我们「灵巧像蛇，纯良如鸽」，正正就是这个意思！事实上，做「人」已经

很不容易，做基督徒就更加艰难，因为他「神不似神」、「兽不像兽」、「上不到天」、「下不着

地」，「盼望天国」，又要「活在人间」，真是「苦不堪言」。传道者以他的大智能和大悲情写

成传道书，就是为了指出一条「辩证于两下之间」的「生路」。如何「辩证」请看下文。其

实「大路」我已经讲完了，以下的释经，我会「大而化之」，大家心领神会就可以了。 

 

一、非福非祸──辩证于幸福与祸患之间 
 

传道者第一样教我们必需懂得「辩证」应对的，就是常人视为最重要的「生死祸福」： 

 
4:1
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。看哪，受欺压的流泪，且无人安慰；欺压他

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 

 

日光之下，人总是乐生厌死、喜福恨祸的，生死祸福似乎是界限分明的，但传道者却教导我

们，要把世事看得「动态」一些、「辩证」一些。譬如「受人欺压的」惨么？应该是吧；但

「欺压人的」就不惨么？也不见得呀，因为他们都「无人安慰」，都没有谁能真正「谅解同

情」他们的处境。引而伸之，日光之下，没钱没有朋友，但有钱有的不过「酒肉朋友」，终

归都是没有朋友。没钱的一生担心没钱，有钱的一生担心自己的钱。还有，打工的辛苦，做

老板的何尝安乐？没结婚的孤独，结了婚的可能更孤独；没儿女的忧心自己的晚年，有儿女

的连儿女的晚年都要忧心。总之，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，但究竟是祸是福，谁幸谁不幸，真

是一言难尽，说也说不清楚。所以，又何必执着于祸福的「界线」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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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但如此，传道者更推到极限，指出「生」焉知非祸？「死」又焉知非福？  

 
4:2

因此，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，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。
3
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，就

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 

 

留意，传道者不是极端到要我们「厌世」，更没有叫你去轻生自杀。传道者的真义是叫你看

得「开」些、看得「化」些，晓得动态地看待人间世事，不要太过「死心眼」，以为生一定

就是福，死一定就是祸。还记得吗？「生有时，死有时」，生得其时，死得其时，都可以是

福；生不得其时，死不得其时，都可以是祸。正是世事难料、祸福无端，于是传道者就教我

们一条「辩证」于生死祸福之间的「中间路线」： 

 
4:4

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
5

愚昧人抱着手，吃自己的肉。
6
满了一把，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，劳碌捕风。 

 

这条「辩证之路」的奥秘，简单说，就是无论做甚么事情都要「知足知止」、都要「洽到好

处」。譬如工作太勤力有成就而招人妒忌（即「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

嫉妒」），工作太闲懒而坐食山崩（即「愚昧人抱着手，吃自己的肉」），都不是好的，因为都

不能够「洽到好处」。原来，生、死、祸、福的「好坏」不是「必然」的，生与福不必然就

是好，死与祸也不必然就是坏。秘诀是只要「洽到好处」、「知足适量」、「有时有候」、「知进

知退」，一切都可以是「好」的；反之，不管是甚么，工作也好，享乐也好，若是「没时没

候」、「过份超额」，都可以是「坏」的。 

 

其实道理十分显浅，大家只要用心细想，就会知道人生里许多痛苦，并不是来自甚么「少福

多祸」，而是来自「过度追求幸福（生存）」和「过分逃避不幸（死亡）」的无知和狂妄，以

致一辈子都活在患得患失之中。人生世上，我们必要懂得走这条「辩证于生死祸福之间」的

路线。说得再浅白一点，就是不要去妄求得福（生），但也不要去强求避祸（死），因为人生

总是有福有祸，有生有死，求无可求，避无可避，从容处于两下之间，顺其自然，倒可以活

得更加快乐自在一些。 

 

二、非群非独──辩证于合群与孤独之间 
 

上述论到的「辩证于生死祸福」之间的路，其实是个「总纲」，下文则分别细述各种更具体

细致的情况。其一是「合群与孤独」的问题： 

 
4:7 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：8 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

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：「我劳劳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」

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 

 

我们看到，传道者的意见似乎是认为人「孤单无二」是人类的不幸的一个主要根由。接着他

还进一步从正面讲述「合群」的种种好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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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:9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

10
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

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
11
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

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12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；三股合成的绳

子不容易折断。 

 

之后，传道者再以一个「年老不肯纳谏（即不合群）的愚昧王」与「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

他（即合群）的少年人」的相反结局，来引证「合群」好于「孤独」： 

 
4:13

贫穷而有智能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
14
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，在

他国中，生来原是贫穷的。
15
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

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 

 

不过，接下来，传道者又「反复」过来，说出「合群」也未必就一定有好结果： 

 
4:16

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；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。这真是虚空，

 也是捕风。 

 

原来，那个曾经聚集众人、领导群众，得百姓拥戴的「少年王」的最后下场，竟与那个不合

群的「老王」的下场，终归并没有两样，就是都是被人厌弃，都落得同样的孤独──孤僻的

孤独，合群的到头来也是孤独。分别的只是表面，相同的才是根本。 

 

当然，传道者不是鼓励我们要孤僻、要孤独，凡事都不要合群。大路讲，日光之下，为「生

存」计，传道者其实清楚表明了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」的「一般道理」，不过，世事往往

出乎意外，并不「一般」，所以我们也要看得「通」一些、「化」一些。就正如上文提到的看

待祸福生死的态度一样，不要死心眼以为「合群」就万无一失，「跟大队」或「带大队」就

绝对安全。记得，传道者在第三章已经讲过了：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」，正所谓「天下无

不散之筵席」，轻视人际关系固然不好，但太执着于某一个关系，却也是不相宜的。缘来缘

去，聚散有时，顺其自然，甚至必要时自甘寂寞，「辩证于孤独与合群之间」，才可以活得更

加适心自在。 

 

三、非凡非圣──辩证于凡俗与神圣之间 

 

传道者接着说到的是辩证于「凡俗与神圣」之间的道理，就是我们当然要行善、要敬畏，要

心存上帝，不可造次，但与之同时，我们又千万不要「懒虔诚」以至弄巧反拙： 

 
5:1
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；因为近前听，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

2
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；因为上帝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

的言语要寡少。
3
事务多，就令人做梦；言语多，就显出愚昧。

4
你向上帝许愿，偿还不

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 

 

当知道，就连「敬虔」也应该是「量力而为」、「适可而止」的。一天到晚发着那些「无厘头

誓愿」，譬如「明年要参选教会执事」、「后年要辞工读神学」、「大后年要去非洲宣教」，事实



 6

上，讲的是「属灵事」，满心却是「世俗的雄心」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你或者以为，「许愿不

还」当然不好，但我若许下许多愿而个个都能兑现，不是很好吗？坦白说，传道者不认为你

有这个本事。人生世上，你必须先尽上本身的许多责任，才好奢谈甚么「属灵誓愿」。大家

明白，有父母，有家室、有工作，还有数不清的社会及人伦责任，单单照顾这几样，「做得

好」已经非常不容易，甚至不可能，还发甚么「无厘头誓愿」呢？所谓「全职事奉」，其实

是「奢侈」得不得了的一回事。（所以我绝不鼓励人走我这条「逼不得已」的路。） 

 

真「敬虔」是先好好尽你的人间责任（即「安分」，这是传道书里极为重要的主题），尤其是

对父母和儿女，「行有余力」才去发那些「誓愿」吧！记得，在你的「行事历」里填满一大

堆「宗教事务」，不管你是否「做到」，也与真正的「敬虔」全无关系。而且，不自量力地搞

作一大堆「宗教行为」，不但不属灵，更是百分百「属肉体」的罪行。不信？有经文为证： 

 
5:5
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

6
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

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
7
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 

要敬畏上帝。 

 

我多处说过，「懒虔诚」比「不虔诚」更有罪和可怕，因为它将人的「欲心」包装为「虔诚」

来自欺欺人。人当然应当敬虔，但真敬虔的根本是顺服听命，而顺服听命必须先体现于你尽

忠于各种人间责任──因为这一切身份，譬如父子、夫妇、主仆，看似「凡俗」，其实都是

上帝安排给你的「份」，既出于祂的作为──就都是「神圣」的了。总而言之，圣俗之间的

分野不在形式，而在它的源头与你的本心。因此，宗教事务不必然是「圣」的，人间事务也

不必然是「俗」的。你若能懂得持守这个「辩证于神圣与凡俗之间」的迂回道理，不强执于

其中一端，就能够又活在人间，又心存天上。 

 

四、非贫非富──辩证于贫穷与富足之间 
 

传道者接着说到辩证于「贫穷与富足」之间的道理。首先，传道者非常诚实地讲出「人穷被

人欺」的人间现实： 

 
5:8
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...... 

 

不过，传道者却又不赞成为使「穷人」翻身，就要「打倒富人或皇帝」的想法： 

 

（你）......不要因此诧异；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
9

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 

 

传道者指出在上有权位的人不一定都是「为富不仁」的，会有「一位高过居高位的」（即官

长）在「鉴察」，制止地方豪强干出「过度的暴行」，若这一级官员做不到，「在他们以上还

有更高的」，即还有更高、更高级的官员来审理过问。至于「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」一句有

点费解，但按上文推断，最可能的解释，是在人间最高还可以上诉到「君王」那里去，因为

君王也要「吃饭」（受上帝和百姓供养），总不可以白吃不干，完全不管民间疾苦。当然，对

应于传道书的整体信息，还有一位「最高的上帝」在上头「监控」着一切，不在话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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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这么多，传道者其实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我们不要「绝对化」贫穷与富足：世俗主义贪财

好利固然可憎可鄙，但太过愤世疾俗，一定要「打倒有钱人」也不见得就是办法。不过，传

道者也不是「各打五十大板」了事，他压倒性的讲论，仍然是针对贪心不足的人间丑态： 

 
5:10

贪爱银子的，不因得银子知足；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这也是虚空。
11
货

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甚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！12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

睡得香甜；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
13
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

资财，反害自己。
14
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；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

15
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；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

16
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甚么益处呢？

17
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呕气。 

 

贪多务得，但到头来连吃顿好饭的胃口、睡个好觉的心情都没有，总之是「怎样从母胎赤身

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」，完全是枉费一场，这是传道者对「富人」的大讥讽。当然，传

道者一仍旧惯，不会一句讲尽，而是「反复」辩证于「贫富」之间： 

 
5:18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

处，因为这是他的分。
19
上帝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分，在他劳碌

中喜乐，这乃是上帝的恩赐。
20
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上帝应他的心使他喜

乐。 

 

传道者绝对没有「发达有罪」、「享乐是罪」的观念。传道者不像「资ｘ主义」那样俗不可耐

地「歌颂财富」，也不像「共ｘ主义」那样矫情造作地「赞美贫穷」。传道者却是很人性，很

有人情味地阐述「辩证于贫穷与富足之间」的道理，教我们或富足、或贫贱，都应当顺其自

然，随遇而安。记得，传道者从来不反对财富、享乐等「人间之爱」本身，他反对的，是人

贪多务得妄求强求的愚昧无知。总之，「过度」才是传道者所根本反对的，正如他连「过度

的虔诚」（懒虔诚）也反对一样。相似的道理前前后后讲了不知多少遍，不再细解下去了。 

 

结语、活下去，也信下去！ 
 

弟兄姊妹，看到吗？传道者给我们的就是这样「灵活」、「变通」的信仰，能够反复辩证地「来

回」于两极之间──在生存与死亡、幸福与不幸、合群与孤独、凡俗与神圣、贫穷与富足之

间，不死执于其中一端，而能动态地应对，从容地面对人生和信仰的种种。但要记得，传道

者绝不是为「灵活」而「灵活」、为「变通」而「变通」，他所求的，是我们能借着「坚持反

复，直到最后」这个微妙的真理，好好地活下去，也好好地信下去。 

 

至此，传道书的主旨应该扩充为以下四句：「通古今而知绝望，达上下以处安然；忽前后而

识进退，常左右以应无常。」反复变化于前后左右，这就是「灵活」、「变通」。当然，万「变」

不可离其「宗」，不变的，是为天国「留种」的终极目的，可变的，是为天国「留种」的权

宜方式。至于变与不变之间，如何能够反复辩证「动态平衡」地走毕信仰人生的全程，传道

者还有话说，请留意下一篇的信息：《从一极到两行》。 


